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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文苑

□陈树庆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捉蚂蚱的经历，同时也
有过吃蚂蚱的记忆。蚂蚱就是蝗虫，各地都有
的。秋天，成熟的庄稼都被搬出了土地，田野显
得格外的空旷。这时，田野里籽满肚圆的蚂蚱已
无处藏身，全都从田里跑到了田埂上，田埂上草
少且浅，正是捉蚂蚱吃的最好季节。

儿时，家里穷，常年吃不到荤腥。幼小的我
们经常在收割后的田野里或是田埂边的草丛里
搜寻蚂蚱，发现蚂蚱，蹑手蹑脚地缓缓靠近，
慢慢蹲下身子，弯下腰，张开手掌快速一捂，
蚂蚱就成了掌中之物。逮住的蚂蚱捏在手里，
折去双翅，被串在一根带穗子的狗尾草上，乱
哄哄挤作一团，别看轻飘飘的，却逃不掉。民
谚说的“一根草上的蚂蚱”，就是这个道理。禁
不住诱惑急切想解馋的我们，常常就地挖个小
坑，拾来一堆干草枯枝，燃着后，将蚂蚱放到
火里慢慢地烘烤，不一会儿，火堆里就透出阵
阵香味，一条条蚂蚱焦黄焦黄的。轻轻吹掉
灰，塞进嘴里，嚼起来又酥又香，成为平时打
牙祭最美味的零食。

明代徐光启曾在津南垦田种稻，在《农政全

书》中记载津人食蚂蚱：“臣常治田天津，适遇此
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城市之
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则数
文钱可易一斗。啖食之余，家户囷积，以为冬
储，质味与干虾无异。其朝晡不充，恒食此者亦
至今无恙也。”清康熙《天津卫志》记：“阜螽俗
呼蚂蚱，津人多食之。”可见蚂蚱乡间农人、城里
居民都吃，鲜食有余，晾晒成干，储以冬食，并
可卖钱。蚂蚱吃法很多，常见方法是将蚂蚱用油
炸至金黄，下酒最好，也可以用竹签将蚂蚱串起
来烤吃。据记载，蚂蚱还可煮吃，明代《农政全
书》：“田间小民，不论蝗蝻，翻将煮食。”《吴
书》也说：“袁术在寿春，百姓饥饿，以桑棍、蝗
虫为干饭。”按理说：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蚂蚱
还可做成蚂蚱酱，储存在一个罐头瓶里，吃起来
味道香醇。

在我的家乡，好多人都喜欢在秋收季节里去
捉蚂蚱，而捉蚂蚱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和
傍晚。捉蚂蚱的工具也不拘一格，有用扫帚扑
的，有用网罩罩的，只要抓住蚂蚱就行。一般用
铁丝弯个圆，缝上一块大小合适的窗纱，把它固
定在竹竿或者木棍上。这时，我们只消沿田埂一
路走下去，发现停在草丛中的蚂蚱，估摸着差不

多能够着它时，要又快又准的罩下去。捉到的蚂
蚱，回到家里，将锅烧热，锅内倒上一点儿油，
然后将蚂蚱倒入锅内，盖上锅盖，只听得锅内

“噼噼啪啪”地响，那是蚂蚱在锅内挣扎。当锅内
没了响动后，打开锅盖，蚂蚱已经在锅内被煎成
了金黄色。吃饭时，当餐桌上端上一盘酥脆的煎
蚂蚱时，用手在盘子里捏上几个，放在嘴里咀嚼
又香又脆，父亲总会端起酒杯，喝上几口小酒。
若是逮的更多，就用刀剁碎，撒上盐，放入小罐
子里，待到发酵好了，再放些葱花辣椒之类的调
味品，放到锅里炒，不用吃，只锅里飘出的香
味，隔着三家五家都能闻得到，若能吃上一口，
香辣酥鲜，唇齿留香，即使是简单的饭菜也让我
们吃得有滋有味。

以前，蚂蚱这小小的野生昆虫只是偶尔为普
通农家餐桌添个荤腥而已。现如今，有人专门进
行人工大棚饲养，以蚂蚱为原料的菜肴登上了宾
馆饭店的餐桌。在慰藉心中蠢蠢欲动的馋虫，品
尝之余生出些遗憾。虽做法多样，味道鲜美，却
少了当年那种浓郁的乡土情趣。也许在眷恋田野
蚂蚱鲜美的味道的同时，更留恋淳朴自然的乡间
生活。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文学爱好者）

难忘儿时蚂蚱香
□韦良秀

雪，到底是下了。清晨醒来，整个
冬天都穿上了洁白的衣裳，让人心中生
出太多的欣喜与幽思。

远远望去，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
天连着地，地接着天，漫天的飞雪，在
空中随风不停地飞舞，然后轻轻地飘落
于高山、大海、江河、湖泊、草原、城
市、乡村……推开窗，轻轻地抚摸阳台
上的积雪，丝丝清凉瞬间通过手指传递
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满空飘洒的雪
花让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掬起一
片，放于眼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珍
藏于心灵深处。而那些擎于手心，渐渐
多起来的雪花，也会立刻被体温融化，
融化成一滴滴盈盈娇羞的水珠，慵懒地
在手心里滚动。我时常想，那应该是雪
花仙子闪动着的美丽双眸吧！就这样静
静地凝视着，看她们从手心里慢慢地蒸
发，看一股袅娜的白色雾气萦绕眼前。
那一刻，心儿也似乎已被慢慢地融化
掉，随着她们一起飞到一个没有忧伤的
清凉世界里——那应该是漫天飘雪的纯
情世界，那应该是没有一丝杂尘的精神
国度。

雪的到来，净化了干燥而多尘的空
气，使频频出现的雾霾也乖乖地被融化
了。人们似乎更喜欢在雪天里散步、逛
街，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欢呼雀跃，让
心和雪一起在风中澎湃、荡漾，目光和
笑声都在展示着内心的喜悦。在这样一
个时节，走在落满白雪的道路上，脚下因一步步前行而与雪摩擦
所发出的“吱吱”声，就像是一曲动听的旋律被轻轻地弹响，这
旋律随着双脚不断移动而不停的改变节拍，或远或近，或快或
慢。你看，一群年轻人在雪中你追我赶打雪仗，笑声不断。年轻
的父母领着活泼的孩子在滚雪球、堆雪人。老年人相互搀扶，心
平气和，沐着雪、踏着雪、赏着雪、聊着雪，尽情享受着这宁静
而美好的银色世界。

雪是有灵气的，它或在草地，或在树梢，或在小桥，或在人
的脚印里、笑意中，或在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它既是“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是“粉妆巧堆砌，玉树展琼
花”……

有雪的冬天，空气最新鲜，人最有精神；有雪的冬天，麦苗
会得到更多地滋润和呵护，生长得最茁壮健康；有雪的冬天，一
定会有许多美丽的故事发生。因为，雪是冬天最美的衣裳。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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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星

夜色浅，雪花轻，大地安宁。北风和着清音，恍
若黑白电视，簌簌播放着人间俗事。

最早发现雪的是女人。她要给孩子做早饭，一拉
开窗，千万个白精灵就闯进来。啊！下雪了！她回
头，对丈夫和孩子兴奋地喊。男人翻翻沉重的身子，
嘟囔一声，又接着睡了。孩子触电般爬起来，光着
身，像片热气腾腾的雪花，欢快地飞到窗户前。

雪花喳喳，瞬间把孩子围住。孩子伸手捉，捉住
了，却在手心里哭成泪儿。女人赶孩子去穿衣服：还
要上学呢！孩子磨磨蹭蹭，心潮澎湃地想着，是堆雪
人？还是打雪仗？

男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缩着肩，送孩子上学。夜
色还没褪尽，寒风有些许的深和黑。

男人跺跺积满雪的路：这鬼天气，怎么就下雪了
呢？孩子坐在后面，伸出手，看雪花在手心里跳舞，
脸上溢出温暖的笑。女人站在窗前，目送远去的父
子。渐渐，只剩下漫天飞舞的雪花。她打开窗，寒风
推搡着雪花，喧闹着闯进来，吻一般轻轻柔柔地亲在
她脸上。

女人闭上眼，溯游于一场雪，回到很多年前——
男人陪她堆雪人、打雪仗……

路上的积雪很滑。环卫老人拿着扫帚，要把雪花
驱逐出路。他穿得很单薄，但浑身热气腾腾。孩子纳
闷：他不冷吗？男人没有理会，他仍在生这场雪的
气。前面的车子忽然一个趔趄，哧溜溜转个大圈，倒
下去。男人来不及刹车，撞上去，跌倒到雪地上，滑
出老远。

男人脸色铁青，孩子笑容可掬，抱着男人坐在雪
地上：爸爸，真好玩！真好玩！

很多男人一样的人，骂咧着，骂人、骂天、骂
雪。他们的心境，比路况还糟。环卫老人停下来，乐

滋滋地看。雪花如同路人的情绪，纷纷扬扬，从他眼前，一直延伸到很远
……

雪落有声，落雪有痕。大地上，雪花是天使的翩翩翅膀，人是折翅的落
落天使。

行人走成背影，老人站成雪人。孩子望着老人，感觉他一定看见了宝
贝！比如电影里温暖的大白。要不，咋看得那样投入、幸福呢？孩子回头
看，除了雪，就是坚硬耸立的楼房。

没错！老人看见了宝贝，比大白还温馨，也远远超越了孩子的想象和城
市的高度。他看见了家乡的麦子；更远些，他看见了金灿灿的六月。这场雪
不只属于城市，还属于乡下，属于麦子，属于农人。“瑞雪兆丰年”，老人在
城市里看见了千里之外、时光以外的丰收季节。

雪花翩翩飘落，把世间染成白纸，让人书写各自的心情——雪落无声，
落雪有痕。

（作者系安徽省蒙城县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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